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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庚小故事

———回国 60 周年感悟
□许国生

1959 年早春，我和印尼苏北 80 多位同学，怀揣对美好未

来的憧憬，乘“芝利华”轮，经香港抵达国门———深圳，把受棉兰

华侨总会之托携带的橡胶、咖啡、胡椒树苗交给深圳海关，尔后

我经广州被分配到集美侨校。

努力学习茁壮成长

1960 年大批新生到集美侨

校。时任校长杨新容作形势报

告，描绘当时厦门的发展美景：

“厦鼓是商业旅游区，集美是学

区，杏林是工业区，”并鼓励我

们学好本领建设新厦门。经侨

校大先班的补习，我被分配到

厦门工学院，度过了艰苦的 60

年代。1962 年根据国家“调整、

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我

又重新被分配到福建医学院，

与国内同学共同生活、学习、劳

动，受益良多。国内生艰苦奋

斗、刻苦学习的精神是我的榜

样，我结交了许多良师益友。我

们归侨听毛主席的话，不论到

什么地方都要和当地人结合在

一起，在那里生根开花。我克服

了归侨政治上的自卑感，与许

多有正能量的国内朋友结为深

交至今。

在校期间，我努力学习医

学知识，经过社教，下乡到宁

化、连城与农民“三共同”。当时

山区经济落后，生活困苦。怀着

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我在条件

不足、“缺医少药”情况下，培养

了当地“赤脚医生”，花费了 87

元建立了医疗站，以白求恩大

夫救死扶伤为榜样，救助了包

括孕妇难产、工伤、自杀垂死的

干部群众。这就是我们归侨单

纯又勇敢的精神，发挥了自身

的光与热。

就业从医 一路坎坷

1971 年下乡三年后，我重

新被分配到厦门第二医院，担

当挑战性和艰苦性极具的外科

工作，提高了业务水准，也对社

会有更深刻的了解与认识。

1978 年我已从医 10 年了，

时局的变化激励我向新生活挑

战，来到了英国殖民地的香港。

在香港，我的学历不被承认，被

人鄙视嘲讽为“大陆仔”、“表

叔”，心中十分愤懑。彼时我虽

然不需要四处劳碌奔波，但又

无所作为，十分失落。我有时间

四处考察：太平山的富人区、钻

石山的贫民窟、鱼龙混杂的九

龙城、国民党残军的调景岭，增

广了见识，苦中作乐。时值国家

改革开放初期，原有的海外关

系多已中断，国家极需先进的

电子仪器器件，这些都是巴黎

统筹会禁运的物质。由于朋友

多路广，我又胆大，通过各种途

径私运水下摄影、各种电脑及

芯片，都是国防科研项目急需

原器件。自认为这能对国家的

建设发展奉献微薄之力，我就

大胆去做，作为一个男人因此

而感到自豪。因为归侨根基浅，

也因商业利益，我被人诬告“走

私”，38 万美元的货被扣，理由

是货物来源不明，产品落后，也

没钱付货款，真要命！货款是香

港贷出来的，要还的。因为都是

禁运物质，不能开信用证，只做

“货到付款”（T.P 付款），事情

闹大了，有关朋友叫我赶快走

人。我进退两难，心也发毛了，

不断上告。后来工作组进驻鼓

浪屿八卦楼，一年后给我的结

论是：许国生还是一个比较老

实的商人。但钱还是还不了，

最后上告到福州，问题才最终

得到解决。

经此番波折，我不想在厦

门逗留做生意了，就闯关东走

西口去了，有生意就做，没生

意就玩。我的足迹踏遍天山南

北，天涯海角。我重返第二故

乡，再回味儿时赤道椰风蕉雨

下的温情，探访淳朴善良的友

族和华裔故友，把大爱善举捐

赠赞助给火灾、地震、海啸中

等贫困遇难人群。

由于在鼓浪屿内厝沃康

泰路的祖屋长期要不回来，孩

子们都在二院的库房长大，我

肚子里有一股气。适逢东区开

发莲花新村销售困难，我大

胆买下了 20 号整栋楼，闲置

了几年，门窗都被撬走了，原

侨校校友王起鹍、吴碧芳、林

上潮向致公党建议办个医疗

机构给老百姓办实事。我老

爸是棉兰洪门成员，我又是

个医生，觉得很对口，就着手

组建，院址、设备、药品全由

我负担，起名“华侨门诊部”，

因为我是“庙”小的“小人

物”，禁用“华侨”二字，后改

为“华仁”至今。

赤子之心 回报祖国

我是毛泽东时代培养的

人，遵照毛主席“治病救人，救

死扶伤”的精神，不会也不能

“宰病人”。因种种原因，门诊

部草草收场，只做不起眼的牙

科诊所，至今已 20 年。诊所能

够生存，得益于合伙的优秀医

生，不但技术好，医德更好。虽

然诊所在莲花二村偏僻处，又

不能刷医保，但以病人为本，

信誉好。我们的病人慕名而

来，有港、澳、台和外国友人，

特别是集美和厦门大学留学

生都很信赖我们，成为我们的

知心朋友。能有民间交往，以

实际行动促进民间来往、增进

友谊，我觉得十分欣慰。

有人劝我，八十多岁了还

四处奔波，太辛苦，该享受了！

我以为：活着就是要动，不动

就不是人了。“水不动就是死

水，人不动就是废人。”这句俗

话名言激

励我在人

生旅途上

励 志 前

行。

诊所

客 迎 四

方，海阔

天空，天

文地理，

无所不谈，宣扬正能量，告诉

人家：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广阔天地，任归侨自由呼吸，

施展才智。在党的教育下归侨

是有本事的，能生活，能创造

财富，减少国家负担。财富只

能一时拥有，不能天长地久，

要活得健康，活得有生活质

量，就要去做自己喜欢、有益

国家的事。

我是个很平凡的归侨，平

平淡淡地生活在祖国，似一朵

浪花，温驯沉静地流淌在时代

的长河，坚守着赤子“爱国初

心”的情怀，感恩国家与人民

对我的培养关爱，这始终是我

的信念。

时光荏苒，一晃回国已 61

年了。放眼世界，沧桑巨变，时

代的潮流滚滚向前，长江后浪

推前浪。回首过往的人生岁

月，我无怨无悔。“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是我的终局。

□陈彬

陈嘉庚公司不断扩大，企

业连年大获其利。1926 年，陈嘉

庚决定抓住这大好时机，除发

展集美、厦大两校外，还要进行

其它文化事业建设，其中包括

在厦门、福州、上海创建图书

馆。陈敬贤当时在日本，他也有

一宏大的计划。他因身染数疾，

特地到日本学习调和法。这调

和法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修身

养性之术。在多年的办学实践

中，陈敬贤看到光对学生进行

智育不够，还要对学生进行道

德教育。德育，在当时是一大难

题，许多教育家都束手无策。陈

敬贤认为人之无德，在于纵欲。

人如能“节欲”，便可具德。于

是，他每月花 4000 元，求师，研

练，想以调和法为手段，以“节

欲”为突破口，探索出一套对学

生进行德育的行之有效的办

法。他的计划得到陈嘉庚的赞

同。

陈敬贤在日本闭门静养，

潜心研究，探索德育的新途径。

钱，每月从银行支取。一切都很

正常。但到阳历年底，却发生了

一件他始料不到的事。这事使

他大为伤心。造成这伤心事的

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大哥陈嘉

庚。

12 月 23 日，陈敬贤收到陈

嘉庚通过一家公司转来的电

报。电文很简单，云：“电知敬贤

回梓，并告月费勿过 1000 元。”

过两天，又来一电，云：“本年无

利，兄甚苦。弟月费 4000 难堪，

按 1000 足或归。”

三日二电，催逼何急！陈

敬贤心中激起千丈波澜。他感

到委屈，感到为兄的太绝情，

因而寝食难安。连着给陈嘉庚

写了两封长信，尽诉胸中的不

平。他文辞清丽达雅，辩才滔

滔；既有君子气度，又有贤人

的尊严。信写得至情至理，无

懈可击。

二十几天后，陈嘉庚又来

一电。电文是：“前电系一时错

误，甚愧。谨取消谢过。勿滞，是

惑。”陈嘉庚性情耿直。以为兄

之尊向为弟认错，实为难得。

陈嘉庚和陈敬贤之间这场

龃龉，实是一场君子之争。陈敬

贤之所以心理失衡，除了远在

日本，闭门静养，生意场的风波

不太了解外，更重要的是他觉

得自己月费 4000，并不是为了

自己，也是为教育。而且这早已

列入计划，陈嘉庚同意了的。现

在突然三日二电，令其减削。箭

已射出，何能收回？另外，陈敬

贤觉得兄弟间什么事都可商

量，有什么话写信来，何苦用电

报，又是通过外人，把兄弟间的

事公诸于众，使他有失颜面。

陈敬贤是有道理的，对事

情的处理也很有分寸。他是君

子。

陈嘉庚自己承认，此事是

他一时错误造成的。然而，财大

如陈嘉庚，量大如陈嘉庚，何以

为区区数千元与自己的亲兄弟

多话呢？他难道没有自己的苦

衷？

这年的上半年，陈嘉庚还

雄心勃勃。但到下半年，公司月

月亏损。到年终一结账，亏了五

十几万，加上厦、集两校开支百

万，陈嘉庚捉襟见肘，只好大规

模地减削开支，连他自己提出

的厦门、福建、上海三处图书馆

都砍了。陈嘉庚一向克己奉公。

这“己”首先是他自己，同时也

包括他的兄弟妻妾儿女。陈敬

贤是他亲兄弟自然在受“克”之

列。

三日二电，可见陈嘉庚当

时事之烦、心之急。不用书信而

用明电，虽然不妥，但也可见兄

弟之亲———熟人无礼！

陈嘉庚更不失为堂堂君

子。

许国生（中）与棉中友族同学相聚

在二院工作时与同事合影


